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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西晋元康五年 （２９５） 分敦煌、 酒泉郡置晋昌郡， 晋昌郡下辖宜禾、 伊吾、 冥安、 深泉、

广至、 沙头、 会稽、 新乡八县。 五凉时期， 唐瑶以晋昌郡守拥护李暠建立西凉政权， 后沮渠无讳居晋

昌而据守河西西部， 可知晋昌郡为河西地区的军事要地。 北周武帝时期， 晋昌郡废置。 唐武德七年

（６２４） 复置晋昌县， 属瓜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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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晋元康五年， 晋昌郡始设， 归属凉州。 晋元康五年以后至张轨任凉州刺史以前，
凉州应有金城郡、 西平郡、 武威郡、 张掖郡、 西郡、 酒泉郡、 敦煌郡、 西海郡、 晋昌

郡。①据 《晋书·地理志》 记载：
　 　 元康五年， 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、 伊吾、 冥安、 深泉、 广至等五县， 分酒泉之

沙头县， 又别立会稽、 新乡， 凡八县为晋昌郡。②

　 　 可知西晋元康五年时分敦煌、 酒泉郡置晋昌郡， 下辖宜禾、 伊吾、 冥安、 深泉、 广

至、 沙头、 会稽、 新乡八县。 西晋晋昌郡的增设， 表明汉晋时期敦煌郡经济、 人口有了

相当程度的发展， 其东部诸县有了独立设郡的需要。 晋昌郡设立之初， 即下辖八县， 成

为河西大郡。 对于西晋晋昌郡诸县的地理位置， 学者已做了大量的考证。 广至县位于今

瓜州县踏实乡西北破城子， 即唐代的悬泉堡。③晋昌郡宜禾县非汉代敦煌郡之宜禾都尉，
而是位于今瓜州县六工破城， 即唐代常乐县。④冥安县的位置汉晋之间有所变动， 变动

的时间即在晋昌郡设置时期。 据考汉代冥安县位于锁阳城东北约 ４􀆰 ５ 公里之南岔大坑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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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址， 晋元康五年新设晋昌郡， 冥安升格为晋昌郡治， 其主城向西南迁至今锁阳城遗

址。① 深泉县， 即汉代渊泉， 汉敦煌郡渊泉县的管辖范围在今疏勒河中游绿洲的瓜州县

东半部和玉门镇以西部分地区。② 伊吾县在晋昌北境， 据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 “至魏立伊

吾县， 晋立伊吾都尉， 并寄理敦煌北界， 非今之伊州”，③ 据此学者认为巴州故城是魏

晋时期的伊吾县， 伊吾县距离宜禾县较近。④ 沙头县的位置在玉门市花海比家滩故城。⑤

会稽县， 即今瓜州县小宛破城。⑥ 新乡县， 晋元康五年之前应当位于敦煌郡东部， 敦煌

新乡县位于敦煌郡与酒泉郡之分界线。⑦ 又据 《晋书》 记载： “ （张） 骏观兵新乡， 狩

于北野， 因讨轲没虏， 破之”。⑧ 可知新乡县位于晋昌郡北部。 对于晋昌郡伊吾县的位

置， 学者有不同看法， 李正宇据 《太平寰宇记》 所载汉广至县的位置， 认为广至县在

巴州故城。⑨ 如此则伊吾的位置就不在巴州。 据 《晋书·吕光载记》 记载： “苻坚高昌

太守杨翰说其凉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、 伊吾二关， 熙不从。 光至高昌， 翰以郡迎降。”􀃊􀁉􀁒

高昌郡太守杨翰建议凉州刺史梁熙主动防御吕光东进， 此建议的提出在吕光进入高昌以

前， 因此高桐关或是位于高昌郡附近的要塞， 而伊吾关应当位于晋昌郡西北的交通要

道。 那么伊吾县虽寄理于敦煌北界， 是否就是冥安县北之巴州故城， 尚待进一步考证。
此外， 对于渊泉、 沙头县位置， 学者亦有不同的看法， 悬泉里程简记载： “玉门去沙头

九十九里， 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， 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”，􀃊􀁉􀁓 学界不同的观点主要是出

于对汉简所载各县位置关系判断的不同。 贾小军对渊泉、 沙头等县的位置提出了疑问，
认为李并成所考 “渊泉县故城” 或为汉酒泉郡乾齐县遗址。 同时认为沙头县在玉门市

中渠村东南 １ 公里处的魏晋古城城址。􀃊􀁉􀁔 贾小军认为沙头应当位于东西干道， 而李并成

认为汉简所载沙头至玉门间的距离是南北距离。􀃊􀁉􀁕 这样一来， 学者们对于汉简所载诸郡

位置就有了不同的判断。 虽然晋昌郡部分县城位置尚无法最终确定， 但经细密的考证，
加之出土汉简文献的印证， 晋昌诸郡的位置关系基本可以确定。 西晋时期设立的晋昌郡

包括了汉代敦煌郡东半部及酒泉郡西部之沙头县， 为河西重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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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晋至后凉时期， 晋昌郡建置变化应当不大。 前凉建兴三十三年 （３４５） 时， 张骏

以敦煌、 晋昌、 高昌、 西域都护、 戊己校尉、 玉门大护军三郡三营为沙州。① 可知前凉

时期晋昌郡归属沙州管辖。 前秦灭前凉后， 晋昌郡行政建置应当承袭前代。 淝水之战

后， 吕光回师凉州， 《资治通鉴》 记载， “（梁） 熙移檄责光擅命还师， 以子胤为鹰扬将

军， 与振威将军南安姚皓、 别架卫翰帅众五万拒光于酒泉。 敦煌太守姚静、 晋昌太守李

纯以郡降光”。② 可知太元十年 （３８５） 以前晋昌属前秦凉州， 太元十年吕光入据河西，
晋昌郡归属吕凉政权。 史载太元十一年， 王穆袭据酒泉， 自称大将军、 凉州牧， 同时以

索嘏为敦煌太守，③ 此时晋昌郡应在王穆控制范围内。 太元十二年， 吕光克酒泉， 进屯

敦煌郡凉兴县，④ 此后晋昌郡归属后凉。 至隆安二年 （３９８）， 晋昌太守王德、 敦煌太守

孟敏以郡降段业，⑤ 晋昌郡属北凉段业政权。 又据 《宋书》 记载：
　 　 时蒙逊兄男成将兵西守晋昌， 闻蒙逊反， 引军还， 杀酒泉太守叠滕， 推建康太

守段业为主。 业自号龙骧大将军、 凉州牧、 建康公， 以男成为辅国将军。 男成及晋

昌太守王德围张掖， 克之， 业因据张掖。 蒙逊率部曲投业， 业以蒙逊为镇西将军、
临池太守， 王德为酒泉太守。⑥

　 　 晋昌守将沮渠男成助段业取酒泉， 沮渠男成与晋昌太守王德助段业取张掖， 可知晋昌

地区的军事力量是北凉政权的有力支持。 这一时间段， 晋昌郡所辖郡县基本没有变动。 隆

安四年 （４００）， 段业 “分敦煌之凉兴、 乌泽， 晋昌之宜禾三县为凉兴郡”，⑦ 可知隆安四

年以后宜禾不再属晋昌管辖。 晋昌郡为河西大郡， 西凉李暠政权是在晋昌唐氏的支持之下

建立的， 史载： “隆安四年， 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， 推玄盛为大都督、 大将军、 凉公、
领秦凉二州牧、 护羌校尉。”⑧ 至李暠迁都酒泉， 西凉郡县设置再度发生变化， 史载：

　 　 初， 苻坚建元之末， 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， 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， 亦徙

七千余户。 郭黁之寇武威， 武威、 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、 晋昌者数千户。 及玄盛东

迁， 皆徙之于酒泉。 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， 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。 余万三千户

分置武威、 武兴、 张掖三郡。 筑城于敦煌南子亭， 以威南虏。⑨

　 　 可知李暠迁都酒泉后， 新置会稽、 广夏、 武威、 武兴、 张掖诸郡。 李暠自敦煌迁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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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泉后， 为了巩固统治， 将敦煌、 晋昌境内的民众迁徙至酒泉， 其目的是增加酒泉郡的

人口数量， 应对北凉的威胁。 但其侨置诸郡是否都在酒泉郡之内， 相关材料不足以说

明。 李暠侨置诸郡中， 武威、 武兴、 张掖诸郡应与晋昌郡无涉， 洪亮吉 《十六国疆域

志》 认为： “ （李） 暠于敦煌城外筑城， 侨置三郡， 非实土也。”① 亦有研究认为西凉武

威、 武兴、 张掖诸郡所置之子亭， 即唐五代敦煌南紫亭镇。② 而会稽郡的位置， 冯培红

认为其位于今玉门赤金煲附近， 位于原酒泉郡的地盘。③ 尹波涛亦认为李暠所置广夏、
会稽郡位于酒泉境内。④ 此二种推断更符合 《晋书》 中的记载。 但是仍有学者有不同看

法， 李并成认为西凉侨置会稽郡即晋昌郡之会稽县， 广夏郡在反州县东部肖家古城之南

城。⑤ 范英杰梳理诸家观点后认为， 广夏、 会稽二郡的位置当在双塔堡以东截山子北面

的绿洲地带。⑥ 也就是说， 随李暠东徙民众并不一定如 《晋书》 记载完全迁徙至酒泉

境， 其侨置之会稽、 广夏郡是位于原晋昌郡。 如果从李暠统治策略上看， 会稽郡亦有位

于原晋昌郡会稽县的可能性， 李暠于敦煌南筑子亭城， 在晋昌郡会稽县基础上置会稽

郡， 都是其迁都酒泉之后巩固统治的举措。 晋昌郡原有伊吾、 冥安、 深泉、 广至、 沙

头、 会稽、 新乡诸县， 至李暠迁都酒泉后， 除会稽县外， 其余诸县或仍属于晋昌郡管

辖。 《宋书》 记载： “高祖践阼， 以歆为使持节， 都督高昌、 敦煌、 晋昌、 酒泉、 西海、
玉门、 堪泉七郡诸军事， 护羌校尉， 征西大将军， 酒泉公。”⑦ 又 《魏书》 记载： “ （李
宝） 父翻， 子士举， 小字武强， 私署骁骑将军， 祁连、 酒泉、 晋昌三郡太守。”⑧ 可知

西凉时期， 晋昌郡当一直存在。
西凉李歆东伐沮渠蒙逊， 战败被杀。 蒙逊据酒泉， 继而攻灭敦煌。 沮渠蒙逊灭西凉

后， 于北凉玄始九年 （４２０） 设置沙州， 南朝宋永初元年 “进蒙逊侍中、 都督凉秦河沙

四州诸军事、 骠骑大将军、 领护匈奴中郎将、 西夷校尉、 凉州牧， 河西王， 开府、 持节

如故。”⑨ 蒙逊灭西凉的过程中， 晋昌郡似未进行激烈抵抗， 而降于蒙逊。 蒙逊灭西凉

后， 以索元绪行敦煌太守，􀃊􀁉􀁒 以唐契为晋昌太守， 史载： “晋昌太守唐契反”，􀃊􀁉􀁓 可知唐

契先降于蒙逊， 任晋昌太守之职， 后反抗失败而奔伊吾。 北凉沮渠蒙逊时期， 晋昌郡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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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沙州。 后沮渠牧犍降于北魏， 沮渠无讳奔晋昌，① 晋昌成为沮渠无讳抵抗北魏之据

点， 且无讳再次短暂占据酒泉， 最终在北魏太平真君二年 （４４１） 为奚眷所败。 北凉时

期， 唐瑶以晋昌郡守拥护李暠建立西凉政权， 沮渠无讳居晋昌而据守河西西部， 可知晋

昌郡为河西地区的军事要地。
北魏时期设立敦煌镇， 晋昌郡改为晋昌戍。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 记载： “后魏太武帝

于郡置敦煌镇。”② 肃宗熙平二年 （５１７）， “敦煌镇上言晋昌戍木连理”③， 可知晋昌戍

此时仍属于敦煌镇。④ 北魏明帝时期， 改敦煌镇为瓜州，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 载： “明帝罢

镇立瓜州， 以地为名也， 寻又改为义州， 庄帝又改为瓜州。”⑤ 李并成考北魏瓜州领九

郡， 即敦煌、 效谷、 寿昌、 晋昌、 会稽、 广夏、 玉门、 酒泉、 常乐。 前述西凉时期晋昌

郡或仅保留深泉、 沙头、 冥安、 广至、 新乡、 伊吾诸县， 北魏时期沙头县废除， 新乡郡

归属玉门郡， 宜禾县归属常乐郡， 伊吾县至北魏时期升级为伊吾郡。⑥ 此时晋昌郡仅保

留冥安、 深泉、 广至三县。 北周时期省并郡县， 会稽郡、 广夏郡合并至晋昌郡， 《太平

寰宇记》 载： “瓜州……至凉武昭王遂以南人置会稽郡， 以中州人置广夏郡。 至后周初

并之， 复为晋昌郡。”⑦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 记载： “晋昌县……周武帝省入凉兴郡。”⑧ 凉

兴郡即凉兴县， 《隋书·地理志》 记载： “后周并凉兴、 大至、 冥安、 闰泉合为凉兴

县。”⑨ 可知北周武帝时期， 晋昌郡并入凉兴县， 晋昌郡废除。 隋代虽无晋昌建置， 但

是亦有晋昌城。 史载： “高昌王麹伯雅上状， 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， 驰至玉门关晋

昌城。”􀃊􀁉􀁒 唐武德七年复置晋昌县， 《元和郡县图志》 记载 “晋昌县， 本汉冥安县， 属

敦煌郡， 因县界冥水为名也。 晋元康中改属晋昌郡， 周武帝省入凉兴郡。 隋开皇四年改

为常乐县， 属瓜州。 武德七年为晋昌县。”􀃊􀁉􀁓 可知唐代的晋昌县实际为汉代的冥安县。
综上可知， 西晋元康五年时分敦煌、 酒泉郡置晋昌郡， 晋昌郡下辖宜禾、 伊吾、 冥

安、 深泉、 广至、 沙头、 会稽、 新乡八县。 东晋隆安四年以后宜禾不再属晋昌郡管辖。
李暠迁都酒泉后， 会稽县亦不属晋昌郡。 五凉时期， 唐瑶以晋昌郡守拥护李暠建立西凉

政权， 沮渠无讳居晋昌而据守河西西部， 可知晋昌郡为河西地区的军事要地。 北魏时

期， 晋昌郡仅保留冥安、 深泉、 广至三县。 北周武帝时期至隋代， 晋昌郡废除， 但晋昌

城仍在史籍中出现。 唐武德七年复置晋昌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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